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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童声里的心灵密码——解读《科尔沁民歌》中的儿

童心理学特征
刘诗雨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蒙古族民歌承载着蒙古族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其中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重要分支，它作为蒙

古族文化的瑰宝，不仅记录了成人的历史与情感，也如同一面的镜子映照出儿童丰富而独特的心理世界。本文

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框架，重新审视《科尔沁民歌》文本，从泛灵论、

自我中心性、社会性学习功能以及道德实在论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其中蕴含的深层儿童心理学特征，深入探讨

科尔沁民歌在儿童认知、情感与社会性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为其他学者在探讨儿童心理学及儿童音乐

学研究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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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哲里木盟文化处与内蒙古民族师院中文系于

1985年编纂的《科尔沁民歌》，根据内容大体分为了六

辑，第一辑为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变迁的歌、第二辑为

思念家乡和怀念故土的歌、第三辑为反映生活的歌、第

四辑为仪式歌、第五辑为妇女生活歌和第六辑为情歌。

尽管这些民歌出自成人之口，但以儿童心理学的视角重

新倾听这些民歌，会发现它们的表达方式贴近儿童认知：

他们笔下的山川草木皆有生命；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皆以

自我为中心来抒发情感；他们笔下的文字皆用传唱和角

色扮演的方式来讲述社会规则、建立道德观念。通过品

析《科尔沁民歌》文本发现这些表达方式与皮亚杰认知

发展理论中的“泛灵论”和“自我中心性”契合，也与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中的“社会性学习是重要途径”观点

契合。总之，科尔沁民歌用质朴、直观、拟人化的叙事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儿童心理特征的鲜活样本。

1科尔沁民歌中“万物有灵”的拟人体现：契

合儿童泛灵论认知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指出，2-7岁前运算阶段

的儿童普遍持有“泛灵论”观念，他们认为一切事物，

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无生命特征的物体，都和自己一

样有生命和有情感，都是鲜活存在的人。这是儿童将自

身的心理体验投射到外部世界的认知体现。在《科尔沁

民歌》中，成人在创作带有自然元素的草原生活时用类

似于儿童的认知方式，将山川、草木、鸟兽“拟人化”，

这种将自然中的万物拟人化的表达与儿童泛灵论高度

契合。如在《孤独的白骆驼羔》中，失去母亲的小骆驼

羔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与人的语言：“孤独的白骆驼羔，

饥饿难挨呜呜呜叫。想起花头顶的妈妈，想思难禁呜呜

呜叫。”、“嚼吃芨芨草的茎叶，嚼呀啃呀呜呜呜叫。

思想妈妈柔软的乳头，想来想去呜呜呜叫。”在这个歌

曲之中，白骆驼羔不再是动物，而是一个失去母亲庇护、

很想念母亲的孤苦孩童形象。它的呜呜叫声就是孩童的

哭啼声，它对母亲的想念就是儿童对母亲最直接的依恋。

通过倾听这首歌谣，儿童会自然而然地与白骆驼羔产生

共情，因为在他们眼中，白骆驼羔就是他们自己；同样，

在《白鹤之歌》中，通过猎人与白鹤的对话“白鹤哟白

鹤你为了什么，为什么到这遥远的北方？”、“白鹤哟

白鹤你为了什么，为什么到这偏僻的湖边？”、“这里

有恩人玛格斯尔，他为了我们日夜警惕”、“这里有亲

人玛格斯尔，他为了我们巡逻草地”构建了一个人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童话世界。歌曲中的白鹤被塑造成一个会

表达并且懂得感恩的好朋友，将白鹤写成我们的好朋友

体现了儿童对这个世界的“万物有灵”认知模式，这一

点在刘满贵《3-6岁蒙汉儿童泛灵心理的初步实验研究》

的研究中得以论证，该研究通过对 3-6岁蒙汉儿童的对

比实验发现，四岁左右的儿童普遍存在“将动物行为与

自身情感体验关联”的泛灵心理，会自觉将动物的叫声

解读为想念亲人，会自发地将动物的流浪行为解读为孤

独可怜，且这种认知在蒙汉儿童中无明显差异，进一步

说明了“泛灵论”是该年龄段儿童的普遍认知特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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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沁民歌中的这种泛灵论是儿童认知世界的真实写照，

通过万物都有灵性的表达，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

外部世界，建立起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系。

2科尔沁民歌中“自我意识”的情感表达：呼

应儿童自我中心性思维

皮亚杰通过“三山实验”发现，处于 2-7岁前运算

阶段的幼儿，其思维特点表现为象征性、直观性和以自

我为中心性，即看待问题不会从他人视角看待，习惯以

自我为中心去理解世界，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别人看到

的、认为自己的感受就是别人的感受。儿童心理学家戴

维·谢弗在在《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中说到这

种自我中心性并非“自私”，而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必然

阶段，是他们构建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起点。《科尔沁民

歌》中的情感表达，虽然出自成人之口，但多聚焦于创

作者自身的情感需求，这种“从自我视角出发”的叙事

方式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高度呼应。如在《思念妈妈》

中“春天的、春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嫩草飞舞唱歌。

就在这春天的三月里，妈妈，女儿思念妈妈，唱起忧伤

的歌。夏天的、夏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百花飞舞唱

歌。就在这夏天的六月里，妈妈，女儿想念妈妈，唱起

悲伤的歌。秋天的、秋天的小鸟儿，妈妈，追着落叶飞

舞唱歌。就在这秋天的八月里，妈妈，女儿思念妈妈，

唱起忧伤的歌。冬天的、冬天的小鸟儿，妈妈，追着雪

色飞舞唱歌。就在这冬天的腊月里，妈妈，女儿想念妈

妈，唱起悲伤的歌。”创作者仅聚焦于在四个不同的季

节里表达女儿思念妈妈的自身感受，而并没有提及妈妈

的所思所想，这正是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在儿童

的认知里，世界是围绕着自己的感受而存在的，“我想

念妈妈”就是“妈妈希望被我想念”；此外，在《云青

马》等赞马歌中，对自己的马进行极致赞美，也隐含着

一种“我喜欢就是最好的”的儿童心理。如“矫健善走

的云青马，宽广的草原上撒欢驰骋。”、“五光十色的

我们的马群，美丽的草原上引颈嘶叫。”、“走起来水

上漂似的好走马，心爱的草原上胜似饰珈。”、“五彩

斑斓的群群马驹，翠绿的草原上的玛瑙珍珠。”中不遗

余力地描绘云青马的矫健俊美，这种对自己所有物的极

度珍视和自豪与儿童对心爱玩具的依恋心理如出一辙，

同时与《Sence of Ownership(The Umonics Method)》中

提到的“儿童对所有物的依恋不仅仅是占有欲，更是通

过炫耀彰显自己的所有物来体现自我价值”如出一辙。

科尔沁民歌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表达手法，并非道德层面

的自私，而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必然阶段，通过“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情感抒发，儿童能逐渐建构起自我与外界

的关系，完成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3科尔沁民歌中“角色扮演”的模仿启蒙：助

力儿童社会性学习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理论强调：“儿童的心理发展需

在社会活动中进行模仿、游戏等形式逐步推进”、“社

会性学习是掌握社会规则和理解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科尔沁民歌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

其进行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需求

相同，为儿童搭起了一架理解社会的桥梁。如《跟柱》

通过劳工跟柱与工友协日巴日的对唱“有钱的人家出钱

不服苦役，有势的人家托人可以躲避，嗬咿。没钱没势

的我跟柱啊，只好满襟泪水服这苦役，嗬咿。有银的人

象拿银不当劳工，有权的人家用权可以躲避，嗬咿。没

权没银的我跟柱啊，只好泪洒前胸当这劳工，嗬咿。”、

“要说抓来服苦役不出奇，每年都有人被抓背井离乡，

嗬咿。拆散多少家庭，骨肉分寓，拆散相爱的一对，多

么凄凉，嗬咿。要说抓来当劳工不稀奇，年年都有人被

抓，离开爹娘，嗬咿。拆散多少夫妇，妻散子离，拆散

亲爱的一对，多么凄凉，嗬咿。”再现了复杂的社会情

境，同时这种问答式的歌唱形式是一个社会角色扮演的

过程，儿童在传唱或聆听时，会在想象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从而理解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人物的感情。正体现了

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儿童通过戏剧性游戏来学习社

会角色”。如《载账房》“驮着孩子载帐房，迷雾茫茫

找牧场。翻过沙梁一道道，不知落脚在何方。走啊走啊，

为了我们的牛羊，去到水草丰美的牧场”描绘了游牧迁

徙的过程，这是重要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知识传递的方式。

儿童通过这些歌谣，不仅学习了具体的历史文化，更在

无形中接受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尔沁民歌的

这种教育功能，体现了朱智贤所强调的“在活动中发展”

的原则，为儿童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角色的平台，帮助

儿童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4科尔沁民歌中“善恶论”的绝对分明：契合

儿童道德实在论

科尔沁民歌中体现的绝对分明的善恶论与皮亚杰

提出的“道德实在论”高度契合，这一阶段的儿童往往

以绝对的标准判断是非，即认为道德和规则是绝对的、

不能改变的，并且绝对认同科尔沁民歌中的“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遵守承诺”的道德观。科尔沁民歌中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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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非黑即白的人物形象、绝对分明的善恶观与儿童这

一阶段的道德认知特点相一致。如《嘎达梅林》是体现

这一特征的典型作品。“收了王府的财宝，不是为了装

进私人腰包；反抗达尔汗旗王公，是为了全旗的弟兄父

老。收了王府的枪马，不是为了个人逞威称霸；和军阀

强盗们拼命，是为了全旗的万户千家。”、“黎民百姓

剥一层皮啊，也不足王府摆一次筵席；福晋的嘴唇越来

越红啊，百姓的苦难越来越重。黎民百姓一年劳累啊，

也不够福晋点烟灯半盏；王府里烟枪越来越多啊，人民

的血汗越榨越干。”歌中塑造的英雄嘎达梅林是绝对的

“好人”形象，他为保卫草原和百姓而战，而达尔罕王

则是明确的“坏人”，一直只顾自己剥削百姓，这种非

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正好符合儿童道德认知的特点。儿童

通过这样清晰的角色设定，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故事中的

道德立场，建立起初步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控诉图谢

雅特王》中对压迫者的揭露也非常具体，“图谢雅特王

见了一条猎狗，说这是抓虎的狗给牵走。图谢雅特王见

了一匹骏马，说这是一匹豹花马给牵走。”、“自从来

了凶恶的屯垦军，十户联保村联村。牛羊进地就被赶走，

蒙古人生活无路难存身。”这些歌谣将抽象的阶级压迫

转化为具体、可见的抢夺行为，让儿童能够直观地感受

到“不公平”和“压迫”。这种有具体事实的道德教育，

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更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科尔沁民歌

通过这些具体的叙事和鲜明的人物塑造，为儿童提供了

道德学习的素材，且在传唱这些歌谣的过程中，儿童不

仅能接受本民族的道德观念，而且也能完成对道德认知

的初步构建。

5结语

科尔沁民歌不仅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

活情感，更因其生动而形象的表达方式契合幼儿心理发

展规律。因此，对科尔沁民歌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文学

领域的文本分析、音乐学范畴的曲调研究或民俗学视域

非遗传承，而需突破单一的学科，将其置于儿童心理学

的理论中进行审视。基于此，本文从儿童心理学视角出

发，以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朱智贤儿童心理学思想为

依托，通过分析《科尔沁民歌》中儿童心理学特征，如

歌谣中对自然万物的拟人化与儿童泛灵论思维相契合、

如歌谣中从自我情感出发的表达方式与儿童自我中心

性相呼应、如歌谣中构建的伦理观念是掌握社会规则和

理解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幼儿道德认知的初步

构建。这一研究不但能更深入地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普

遍规律，而且也能为跨学科心理学研究提供宝贵素材。

这些在辽阔草原上世代传唱的歌谣，将继续为我们理解

儿童的心灵世界提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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